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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谐铎》是清代中期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对文言短篇小说的体制、形式与表现手法作出了重要 

贡献。作为一部成功的寓意小说集 ，它继承与发展了源远流长的寓意作品传统，在寓意类型与手法上均有所 

创新，并调动种种艺术手段，达到了寓教于乐的写作目的。在总体构思和篇 目安排上，作者借鉴了戏曲传奇作 

品的某些表现手法与经验，苦心经营，使各篇之间在结构上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既能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又富 于形式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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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中期文言小说中，《谐铎》是名气颇大 

的一种。吴梅先生为沈起凤传奇《报恩缘》所作跋 

中谓其“生平撰述以《谐铎》一种最播人口，几妇孺 

皆知矣”[1]。蒋瑞 藻《小 说考证》引《青 镫轩 快 

谭》云 ：“吴郡沈桐威《谐铎》一书 ，脍炙人 口，《聊斋 

志异》以外，罕有匹者。”[2](P236)可见此书受人喜 

爱的程度。《谐铎》是一部颇富才气与新意的作 

品，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集中可谓独树一帜。“谐 

铎”这一书名既体现了作者寓教于乐的写作 目的， 

亦是他写作原则与创作方法 的概括，正如马惠在 

为《谐铎》所作跋中所言 ：“本侧怛慈悲 之念 ，为嬉 

笑怒骂之文；借蛇神牛鬼之谈 ，寄警觉提撕之慨。” 

[3](P194)从艺术形态上看 ，全 书是一部寓 意小说 

集[4](P205)，它吸取了自先秦诸子中寓言故事、唐 

宋寓意作品以至《聊斋志异》中寓意小说的创作经 

验 ，借鉴 了戏曲传奇的一些表现手法，自成一家。 

作者选取与构想 了一系列能体现其思想观点的故 

事，从题材上保证了寓意的可能，又调动种种艺术 

表现方法以造成“谐”的效果 ，并 以作者点评进一 

步突出其创作意图。本 书的“铎”，大 旨皆本于儒 

家伦理道德规范 的劝世警世之 意，虽有一些流于 

陈腐庸俗的观点，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本书 的 

“谐”，则指书 中故事的趣味性与娱乐性 ，及其所体 

现的具有幽默与讽刺意味的喜剧风格。全书虽是 

短篇小说集 ，但其 中篇章经过 了作 者精心安排与 

组织 ，体例一致 ，风格统一 ，非随笔杂录式 的文言 

短篇小说集可 比，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集 中堪称 

独步。 

一

、 寓意的类型 

中国古代寓意作品源远流长，战国时期诸子 

寓言的勃兴是寓 意作 品的第一个繁盛期 ，由此奠 

定了中国寓意作品的传统，唐宋寓意散文亦影响 

深远。虽然哲理寓言、寓意散文与寓意小说分属 

不同的文体 ，存在着本质区别 ，但前二者在故事类 

型与寓意方式上为寓意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些可资 

借鉴的范式。至于魏晋至清初的寓意小说则更为 

《谐铎》提供了直接参考。 

纵观自先秦寓言以来 的寓意作 品，可 以发现 

有几种常见的故事类型，广为历代作家采用，主要 

有动物或器物的拟人化故事、神仙鬼怪故事、梦幻 

故事、精于一艺或长于某技的人物故事。第一、二 

类故事主人公即非人类，能产生较强的陌生化效 

果 ，使人一见作 品内容即知作者言在此而意在彼 ， 

别有寄托 ，从而引导读者寻绎其或隐或显的寓意。 

梦幻故事则借助于梦这个人类至今不能作 出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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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神秘的生理与精神现象 ，造成与现实疏离 

的幻觉。如果说前三种故事都具有相当程度怪异 

与幻诞的色彩 ，与现实拉开了距离 ，那么第四类是 

最近于常态现实生活的一种 ，主人公仅 以其某一 

特长而有别于普通人。这四种典型的寓意故事类 

型在《谐铎》中均能找到。如卷一的《鸡谈》、《獭 

祭》故事即为第一种类型。前者将牝鸡司晨的成 

语形象化 ，以一只雄鸡与一只母鸡的对话 ，写出了 

司晨母鸡的心理 ，又以母鸡终遭主人 烹杀 的结局 

表明这种阴乘阳位的反常现象实乃祸阶。篇末作 

者以铎日点明题 旨，原来此篇乃其有感 于阴盛 阳 

衰的世风而作 ，用 意在“愿天下处 闺房者 ，持予雄 

辩，压彼雌风”[3](P5)。《獭祭》则写獭与鹊各陈其 

捕猎之道，獭善捕鱼，其术欲擒故纵，故取之不尽； 

鹊善捕鸟，每猎必聚族而歼，终以贪而丧命。獭哀 

其愚，设祭于江边，誓以鹤为鉴。此篇铎评仅谓獭 

欲贪故廉，阴谋更毒，对这个故事所影射的人世现 

象则任读者发挥联想。这两篇构思均根据动物的 

习性而寓意，以动物对话展开，与《庄子·逍遥游》 

中的“鲲鹏和斥鹅”、《秋水》中“鹊井之蛙”等在故 

事类型上相似，但《庄子》中的故事是寓言，为说理 

服务，而《谐铎》中的《鸡谈》与《獭祭》等则是独立 

的小说 ，其描写也更为生动 与细腻 ，情节更 为复 

杂。 

第二类故事《谐铎》中有不少，如卷三《老面 

鬼》与《遮眼神》，卷五《菜花三娘子》、《草鞋四相 

公》，卷十一《芙蓉城香姑子》、《扫帚村钝秀才》等 

等。神仙鬼怪类寓意小说始兴于魏晋六朝志怪。 

《谐铎》产生的时代，谈异之风甚炽，更因了《聊斋》 

的风行，狐鬼神仙故事大行其道。其时小说中神 

仙鬼怪类寓意故事甚夥。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 

中就有意识地借神道设教 ，沈起凤亦将惩恶扬善 

的理想寄寓在具有超现实力量的神道身上。但这 

只是一个方面。《谐铎》中更多的是有着与凡人一 

样的欲望与弱点的神鬼 ，有些 甚至就是恶势力的 

化身。如《草鞋四相公》中的邪神草鞋四相，强占 

民女，盗穿读书人吉莫靴以充风雅，正是为患一方 

的市井恶霸的写照。 

《谐铎》中的梦幻寓意小说《梦中梦》、《梦里家 

园》、《蟪蛄郡》等作品受唐代作品《枕中记》、《南柯 

太守传》的影响而又自出新意，《梦中梦》和《梦里 

家园》的构思显然脱胎于《枕中记》。《梦中梦》写 

曾某梦中实现人生愿望的构思正与《枕中记》相 

同，但作者写曾某之梦仅抓住其富贵后即思淫欲， 

厌糟糠的典型场景，未像《枕中记》那样全面描写 

卢生发迹后的升沉荣辱。寓意亦有不同。曾某梦 

醒后“拥被大笑”，铎评谓 ：“人 当春梦醒 ，未有不失 

笑者，岂知身犹在梦中耶?惟至人无梦，因其无富 

贵心；亦惟愚人无梦 ，因其无富贵福。”[3](P88)认 

为思富贵是普通人的正常心理，鲜有能看破者。 

此篇之意亦不在 因梦而悟道 ，而是重在讽刺文士 

一 朝得志后的卑俗心态。《梦里家园》记阮生梦中 

继父产 ，得艳妻 ，不到十年 ，扩充父业 ，为黑甜乡第 

一 富贵 家。阮 生 白谓“吾 以醒 为梦 ，以梦 为 醒。 

⋯ ⋯ 且天下享富贵者，何必非梦中之人哉”[3] 

(P154)。铎评亦日：“吾尝谓 富贵中人 ，不过做得一 

场好梦。然则做好梦者，亦当以富贵中人目之。” 

[3](p155)此篇富贵如梦之意近《枕中记》，但主题 

仍不是因梦而悟 ，而是婉讽“世之 日在梦 中者”。 

《蟪蛄郡》的构思则从《南柯太守传》脱胎而 

来，对于梦入昆虫王国题材的处理颇有新意。作 

品主人公戴笠所入非蚁国，而为蟪蛄郡。《庄子· 

逍遥游》中谓“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5] 

(P11)，蟪蛄即蝉 ，春生夏死或夏生秋死 ，是一种生 

命短促的动物。此篇于此大加发挥 ，谓此郡“以 日 

为年，朝则春 ，昼则夏 ，晚则秋 ，夜则冬”[3](P147)， 

将时光流逝的迅疾用蝉 国纪年加以夸张的表现。 

全篇故事情节安排亦在突出此意，将《南柯太守 

传》“悟人世之倏忽”之意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此篇写戴笠于蟪蛄郡所历集中在其婚姻家庭生 

活，没有象《南柯太守传》那样写其政绩与武功，故 

无影射现实政治之喻意，内涵不如后者深厚、凝 

重 ，但别有一种轻倩 、飘逸的格调。 

《谐铎》中第四类故事有卷八《术士驱蝇》与 

《壮夫缚虎》两篇。前者写一客能以两只筷子将堂 

中飞舞的苍蝇尽数夹住 ，纳入袖中，待饮罢启袖放 

之，四散于堂外。此客临行时演此技于太守，希望 

刺史之治民如其治蝇，宽猛相济。后者写一缚虎 

壮士竞窘于一只小猫 ，以见大材不可小用 ，怀才者 

与用才者均宜知之。这一类型的故事《庄子》中已 

有不少，庖 丁解牛 (《养生主》)、轮扁所轮 (《天 

道》)、梓庆削鲸(《达生》)、疴偻承蜩(《达生》)等均 



50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 

脍炙人口。作者以这些精于一艺的能工巧匠故事 

宣扬道家思想，将深邃精微的哲思寓于人们习见 

的活动中。唐宋古文家们有类似作品，但所寄托 

的则是作者的政治思想或某种生活哲理，如柳宗 

元《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卖油翁》等。《术士驱 

蝇》的立意与《种树郭橐驼传》相近，均由一种技艺 

之理引申到治民、养民之理 ，因二者之理相通 。但 

柳文重在说理，通篇借郭橐驼说养树之道阐述作 

者顺 民天性的治理之道 ，而沈作重在描写驱蝇 的 

场景 ，只在篇末点题 ，不失小说本来面 目。 

《谐铎》中上述四种类型寓意故事在继承先秦 

以来寓意故事基础上，以新颖的构思赋予传统故 

事类型以新鲜感 ，在文体上又避免 了寓 意作 品常 

见的重理轻事的倾向或理胜于事的毛病，保持了 

小说 的文体特征。 

除这四种传统故事类型外，《谐铎》还善于从 

现实生活中发掘富于哲理与教育意义 的故事。蒋 

瑞藻《小说枝谈》卷下引《抟沙录》中评论云：“《谐 

铎》一书，风行海内。其中记载，颇多征实，非若近 

代稗官，徒以驾虚张诞，眩人耳 目者可比。”[6] 

(P164)书中有不少 当世人 物的故事 ，如卷三《烧录 

成名》所记即其好友石韫玉故事；卷八《死嫁》所记 

女伶磬儿殉情故事，亦见于时人珠泉居士《续板桥 

杂记》；卷九《村姬毒舌》所写是作者内姑丈陈永斋 

事 ；卷十一《片言保赤》写袁枚折狱故事 ，亦见于多 

家笔记，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则袁枚轶事；卷十二 

《天府贤书》所写则是作者夫人张灵往事，等等。 

鲜活的生活事件不仅使作者的情感受到触发与震 

动 ，还使他从 中获得某种人生感悟 ，这种感悟或是 

哲学层次的，或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加深了他对于 

现实的理解。他将 自己的感悟与理性思索融入作 

品，使之具有更深刻的内蕴。即如《村姬毒舌》篇， 

写一对农家母女面对状元的名利诱惑不仅不为所 

动，反而以锋利的言语将其嘲弄得下不了台。故 

事 以此讽刺 了倚仗名利财势骄人而 自取无趣者， 

颇有警世之意。《片言保赤》和《死嫁》中的故事在 

其他作品中只是当作轶 闻记叙 ，而沈起凤却能挖 

掘 出故事 中的深意，发现人 物精神上的 闪光点 。 

如《片言保赤》故事，其他笔记均直叙故事梗概，而 

《谐铎》则不同。正文故事中简要交待讼事缘由之 

后即写袁枚审案经过 ，其 中又主要写袁枚对妇翁 

与听审众人的两段话，突出表现他熟知古代典籍 

的博学和折狱的机智 。铎评中沈起凤除 以酣畅的 

评论对这两点大加称赏外，更对袁枚舍身以保赤 

子的慈悲心肠深表敬佩。作品以此故事为临民者 

树立楷模，用心良苦，较之纯将此事当作轶闻记叙 

者 ，不仅艺术水平 ，其思想深度亦不可同 日而语。 

《谐铎》中现实题材的寓意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把 

握生活的艺术功力和独创性 。 

二、谐趣产生的途径 

《谐铎》是一部充满谐趣的寓意作品，作者对 

世事有着犀利、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将生活中的丑 

恶现象或人性的弱点以极端或荒谬的形式展现， 

并纯熟使用各种讽刺手法，使作品在愤世嫉俗的 

冷峻基调上有一种诙谐的喜剧色彩。与写实型的 

讽刺作品不同，《谐铎》的讽刺手法是漫画式的，善 

于抓住特征进行夸张 、变形 、对比，使之更为突出。 

作者又能将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加以艺术化处 

理 ，使之在谐趣的表层下隐含讽世的深意。 

《谐铎》一书内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却 

并非现实的简单再现，无论是征实的题材还是有 

较多幻诞怪异色彩的故事，作者都依照谐而铎的 

写作原则，进行了精巧的提炼与加工，体现了 自觉 

的“谐”的审美追求 。 

1．众恶集于一身的漫画写意式手法 

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上昧心敛财的鄙吝之徒深 

恶痛绝，他在卷七《鄙夫训世》篇中对于这类人进 

行了辛辣的讽刺与嘲笑。作品写一个富翁自道其 

致富之术。此翁认为求富不难，须先治外贼，后治 

内贼。外贼指人眼耳鼻舌身的各种欲望，而内贼 

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信条。作者以 

此高度概括了这类人致富的要诀，将这类人的悭 

吝与不讲道德暴露无遗。作品虽不能像《欧也妮· 

葛朗台》和《悭吝人》那样精细地刻画某一个吝啬 

鬼形象 ，具体描写其如何不讲道 义地敛财及 出乎 

常理 的吝啬行为，但却将这一类人 的本质特征做 

了漫画式的集中表现，在一个富翁身上浓缩了所 

有同类 的恶德丑行。富翁对其致 富之术津 津乐 

道，自以为是无上妙谛，要求乞其术者携钱来作谈 

资，不忘其贪吝本色，不料一番高论讲完，钱皆变 

为纸灰，听者尽现鬼相，原来均为追命之鬼。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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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尽一生富翁 ，临死遍查积蓄 ，无一物可携 ，仍向 

穷鬼队中捣鬼。这一情节如颊上三毫 ，将这一类 

人至死不悟的贪吝本性表现得更为生动、传神，也 

为这幅白暴其丑恶嘴脸 的 白画像增添 了更 多谐 

趣 。 

2．荒诞而不失艺术真 实的夸张 

惧内是清代小说与戏曲中常见的题材，沈起 

凤作品亦屡屡写到。沈起凤传奇《伏虎韬》故事， 

吴梅先生谓即袁简斋《子不语》中“医妒”一事而加 

以点缀[1]，而事实上早在李渔小说《连城璧》第七 

回《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中已写到 

这一故事，同一故事在不同文体中有了三种不同 

版本。《谐铎》卷一《鸡谈》篇如上所述也是以动物 

寓言的方式对 其时惧 内现 象的一种讽谕。卷 三 

《镜戏》篇则以想象奇特的夸张手法又一次触及这 

一 问题。作品写冯野鹤家有悍妻 ，一 日有一个书 

生往访，自称善识人胆，冯始犹自负其胆，不料其 

妻闻言狮吼大作，冯乃变色，书生怪其胆始大如 

卵，继小如芥，恐其妻再喝一声，胆将破。书生言 

未毕 ，冯妻 白屏后飞杵击 中书生左臂 ，化为古镜 ， 

原来书生是秦代的一枚照胆古镜所变。“妇夺以 

白照，胆大如瓮 ，犹蒸蒸然出怒气。及照冯 ，细如 

半黍，青水滴沥，验之，盖已碎矣。”[3](P43)作品将 

胆识这一无形之物具象化，写出了冯野鹤之胆 由 

大变小 ，终于被其妻吓破的过程 ，并从外形上将冯 

野鹤及其妻的胆作了夸张的对比，将一个惧内丈 

夫为壹威所慑 的故事写得生动有趣 ，既有现实的 

真实感，又因了这种奇特的夸张，给人一种荒诞的 

感觉。而这正是作者所要造成的效果，因为在作 

者看来惧内正是一种违背 自然之理的怪异现象。 

3．颠覆常理以制造富于谐趣的陌生化效果 

合乎常理 的事物，即使是新鲜事物 ，也不会带 

给人太多的惊奇，因为它在人们意想之中，而与常 

理背道而驰的事物对人的常识与想象力则是一种 

挑战。沈起凤在《蜣螂城》中就描写了一个异乎寻 

常的世界 ，此城以粪土涂墙，四面附蜣螂百万 ，城 

里的居民有着与正常人相反的嗅觉，以臭为香，以 

香为臭。苟生竟体芳兰，有香留三 日之誉，偶入蜣 

螂城，不料城中人一见即狂奔骇走，谓其臭不可 

闻，喧逐之 。荀生失足堕溷藩 ，城中人对他的态度 

立即改变 ，马上待以客礼 。城中人 的名号官职尽 

是常识中臭的事物，如铜臭翁、乳臭小儿、鲍鱼肆 

主人等，城中人辟恶气的名香则是牛溲、马勃，甚 

至轩名“藏垢”，书屋题 日“纳污”。作者让蜣螂城 

中人对香与臭的常理与常识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并以他们 的嗅觉来衡量外人 ，于是苟生遭遇 了一 

系列不可理喻的事件。在这里，一种荒谬的感觉 

被当作准绳而 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读 者在错愕 

之后 的直接反应是滑稽 可笑 。作品结尾处 ，作者 

写到苟生因在城中浴池就浴，臭气已透入肌里，当 

他重返正常人的世界，人见之均掩鼻。他抱着从 

城中带来的臭不可闻的赤金郁郁而没。至此作者 

的用心方才显露，原来他并不仅仅是想以一个荒 

谬的故事引人发笑 ，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寓意 ：人一 

旦受铜臭熏染，则“生于香者，亦必死于臭”[3] 

(P151)。 

4．以喜剧收场突出现 实的矛盾与悖谬 

名与实 、动机与效果 、现象与本质等是一组相 

互依赖的概念，在理想化的世界秩序中它们应该 

是彼此一致而非相互矛盾的 ，但在现实世界中名 

实不符、动机与效果相悖、现象与本质表里不一等 

却广泛存在。人们对此往往习焉不察。沈起凤则 

既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又有艺术家的表现才 

能 ，善于将生活 中的这种矛 盾与对立加以集中和 

强化，让读者从中看出其悖谬可笑之处，并揭示出 

造成这种 现象 的社会 原因。这方 面的代表作有 

《桃夭村》。作者在此篇中写到了现实中的两对矛 

盾 ，一是桃夭村 以榜次定婚配 的习俗表面公平 与 

实际不公正 的矛盾。二是才貌榜名与实 的矛盾 ， 

造成两组矛盾的原 因正如作者总结 的乃“钱神弄 

人 ，是非颠倒”。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则制造 了作 

品的第三对矛盾，即马贾与丑女动机与结果的矛 

盾。作者 自称此乃“造化弄人，更有颠倒钱神之 

柄”[3](P60)，以理想化的秩序将现实的矛盾与悖 

谬化为一出喜剧。不过 ，与其说是造化 ，不如说是 

作者借造化之巧表明了他的倾向与态度。 

5．笑话与笑料的艺术化处理 

笑话与笑料常由对词语因同音歧义而造成的 

误解、乱用词语 [7](P41—42)而产生，《谐铎》卷五 

《泄气生员》与卷七《巾帼幕宾》是比较典型的两 

例。《泄气生员》是一则由于同音歧义而引出的笑 

话。学使某公奉命督学西安，临行辞其座师某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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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尚书西安人，学使意其有心属士，乃极力请教。 

尚书“下气偶泄”，乃随 口言日“下气通”，学使误以 

此三字为人名 ，谨记之。后学使按临西安 ，果有夏 

生名器通 者，其卷词理纰谬 ，但 以座师所托 ，乃强 

加评点 ，定 为案首。正如柏格森所言：“凡与精神 

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 

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8](P31)科举考试本是其 

时士人心目中显亲、扬名、进身的头等大事，而夏 

生以如此不雅 的偶然因素得 中，科举考试神圣庄 

严的外衣剥落殆尽。《巾帼幕宾》则是乱用词语产 

生的笑话 ，故事述蒋生学 浅才短，为某县令 司笔 

札 ，在为抚 院太夫人作的寿文中杂以男人寿言，为 

抚院本人作的寿文中则杂以女人寿言 ，如“巾帼增 

辉 ，璇闺益寿”之类 ，令人喷饭。故人呼其为 巾帼 

幕宾。这两个故事或恐是 当时实事 ，但作者叙述 

时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泄气生 员》欲谐故庄 ，渲 

染学使对其座师的恭敬 ，使他的误解更为可笑 ，对 

他徇私情而不顾公义 、不惮人 言的讽刺也更加辛 

辣。《巾帼幕宾》则以县令与蒋生相映衬，活画出 

了一对草包的形象 。县令以纳粟升官 ，目不识丁， 

故蒋生能以大言欺之得聘，蒋生文中的讹错可笑 

之处他亦无从发觉 ，反因抚公览文大笑 ，以为蒋所 

作寿文之 妙，高 出群 辈，归而述 之，并 为其加薪。 

作者将对当时科举制度、官场请托之风及官吏任 

用制度的尖锐讽刺隐藏在两个读来轻松诙谐 的笑 

话中，达到了谐而铎的写作 目的。 

从以上对《谐铎》中数篇代表性作品的分析中 

可见，作者制造谐趣的手法多种多样。几乎篇篇 

不同，充分展现出作者的创造性与艺术才能。 

三、戏曲传奇手法的引入 

沈起风的好友石韫玉在为其传奇所作序中记 

载，沈起凤“既不遇于时 ，则所有芬芳悱恻之言，一 

切寓诸乐府”[1]。他在传奇写作上倾注了极大的 

心力 ，“所制不下三 四十种，当其时风行于大江南 

北。梨园子弟登门而求者踵相接。岁在庚子 、甲 

辰 ，高庙南巡 ，凡扬州盐政、苏杭织造所备迎銮供 

御大戏皆出先生手笔”[1]。但作者后来因习禅 ， 

“不敢以歌场绮语，至疑生平之有遗行”[3](P143)。 

于是烧掉曲谱，自此不作传奇，但要一个好骋词华 

的才士就此搁笔则是不可能的。他转向了小说。 

于是有了《谐铎》。小说与传奇虽是两种文体，但 

文心则是相通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传奇作 

家 ，沈起凤在小说写作 中也不免有意无意地运用 

了一些传奇的作 法，使得 他的小说形成了独特 的 

风格 。 

打开《谐铎》，各卷的篇目标题首先就给人以 

深刻印象。文言短篇小说集的篇章标题一般采用 

三种办法 ，一是 以主要人物的姓名标 目，这是较为 

通行的办法，《聊斋志异》、《夜谭随录》等均有不少 

篇章如此标 目；二是拈首一句作题，如青城子(宋 

永岳)《志异续编》凡例所谓“遵古体”，实际多为首 

一 句中关键数字，或为主要人物姓名，或为故事发 

生地点，或为故事或事件要点；三是以篇名提示一 

篇故事概要，如《新齐谐》、《续新齐谐》中的绝大多 

数篇章。事实上 ，小说集多是三种办法兼而采之。 

《谐铎》标题方法虽不出三种范围，但作者别具匠 

心 ，以一卷之 中两两相对或一组互对的形式 ，将互 

相没有必然联系的篇章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种标题形式不 同于文言短篇小说的通行方式 ， 

因后者并不讲究标题的对仗工整，又与章回小说 

的回目有别 ，因回目字数一般来说在四字以上 ，而 

《谐铎》的标题则以两字 、四字 为多。两字标题如 

卷三《镜戏》、《帖嘲》，卷五《恶饯》、《奇婚》，卷八 

《死嫁》、《生吊》、卷十《鬼嫖》、《神赌》等近似于传 

奇的齿句目标题，因齿句目多为两个字，并有固定的词 

语搭配习惯。这些标题正符合啬句目的规范与习 

惯。《帖嘲》与《死嫁》这样的标题更是典型的i誊句目 

式标题。若依章 回小说 回 目的习惯 ，则有可能标 

题如下：《陈小梧论帖嘲俗例》、《痴情女死归钟情 

人》。若依文言短篇小说的惯例，标题则可能是： 

《陈小梧》、《詹湘亭》(《死嫁》男主人公)之类。由 

此可见，《谐铎》标题借鉴了传奇齿句目的标题形式， 

与一般文言短篇小说集的标题不同，凝炼而新颖。 

李渔论填词一道，首重结构，谓“至于结构二 

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 

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 

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9](P4)。吴梅先生评沈 

起凤的传奇，亦屡赞其结构煞费经营。《谐铎》作 

为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由一百余篇小说组成，每 

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自然无法像传奇那样有 

统贯全书的情节构思与布局。但《谐铎》内容虽然 

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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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而散，却并不显得芜乱。仅从各卷篇章安排上 

即可看出作者煞费苦心，与其传奇作品一样，是惨 

淡经营的结果。卷四酒 、色 、财 、气 四戒后接以《侠 

妓教忠》、《雏伶尽孝》、《丐妇殉节》、《营卒守义》四 

篇，这显然是按故事的题材与主旨以类相从，构想 

尚在人意中，篇章安排亦较易处理。卷一的八篇 

标题为：《狐媚》、《虎痴》、《鸡谈》、《獭祭》、《蚁封》、 

《龟鉴》、《兔孕》、《雉媒》。从题目看，这八篇各与 

一 种动物有关。狐媚、獭祭与龟鉴是成语，但作者 

并不拘于其原意，而是仅借其字面，构思了三个故 

事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蚁封》、《兔孕》两篇则与 

蚁与兔这两种动物毫无关系，蚁与兔在篇中分别 

指田房交易作中者与娈童。因此，若仅看卷一八 

篇标题 ，读者预期将是八篇动物故事 ，并 以为由题 

目即可大致推测其内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预 

期与文本之间的这种差距造成 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 

阅读效果。而内容与主旨互不相干的一组故事由 

如此富有匠心的标题组织到一起，也就不仅具有 

形式上的联系，更体现出作者对这一组故事有一 

个整体构想，即以动物为喻、以动物为鉴或让动物 

现身说法，讽谕世态人情，表达作者的某种看法或 

揭示某一生活哲理。因此，《谐铎》标题的对仗与 

整齐并不仅仅是为了形式美，更是出于作者对全 

书体式的总体构想。一组或一对标题互对的故事 

共同体现作者的创作思路。 

吴梅先生在为沈起凤传奇《伏虎韬》所作跋中 

称赞他“小小科白，亦不使一懈笔”[1]，又在《才人 

福》跋中谓“笠翁 自负科白为一代能手，平心论之， 

应让黄渔”[1]。沈起凤 作传 奇重视 宾 白，《报恩 

缘》通本白多曲少，与文人传奇为骋才情而曲多白 

少的情况恰恰相反。宾自在他的传奇作品中不仅 

起着交待人物身份、推进故事情节的作用，还能表 

现出人物个性，“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10] 

(P18)，尤其是其中丑角的科 白，常常令 人绝倒 ，造 

成很强的喜剧效果。《谐铎》中的人物语言与其传 

奇作品中的宾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书人物语 

言多，而作者叙述语言少。不少篇章中人物语言 

有很强的动作性，能显示出人物的身份与神态，具 

有舞台化效果，如《龟鉴》中的风鉴家借龟说法，口 

角伶俐 ，声貌毕现。此人因风鉴之道得益于对乌 

龟处世之方的揣摩，故同业者叩其妙诀时，他答以 

必现龟身而说法，教以“靠背硬”、“趁脚进”、“扯架 

子”、“软火囤”等法。作者虽未描写此人动作，但 

从此人对这些妙法的介绍中不难想象他口讲指画 

兼以摹仿乌龟动作的自得之态，恰如戏中丑角的 

一 段科白，令人忍俊不禁。 

综上所述，《谐铎》作为一部寓意小说，在寓意 

的故事类型上既继承了此前寓意文学的传统，汲 

取了前人有益的创作经验，又善于从现实生活中 

发现新鲜的材料 ，并予 以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将 

故事中蕴含的哲理与深意充分挖掘出来。作者还 

借鉴了其他文体的形式与手法，在小说的整体结 

构与安排上，谐趣的制造手法方面自出手眼，充分 

发挥其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才华，使全书成为一部 

具有鲜明个性与独特风格的佳作，在清代中期文 

言小说中独树一帜，可称这一阶段寓意文学作品 

的新创获。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谐铎》归于 

纯法《聊斋》者，但事实上它在写作手法与作品风 

格上与《聊斋》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鲁迅先生指 

出它的缺点是“意过俳 ，文亦纤仄”[11](P211)，严 

肃 、沉重的情感与思想是很难表现得富于谐趣的， 

而《谐铎》对谐趣的刻意追求不免影响情感投入的 

浓度和思想表现 的深 度。“谐”在尺度 把握不 当 

时，还有过火的毛病，这些均使之流于“俳”。《谐 

铎》每个故事篇幅不长，绝大多数为数百字至千余 

字的短章，人物只设主角，情节务求简洁、集中，不 

枝不蔓，这虽与它作为寓意小说的艺术形态相适 

应，但构思与文字过于精巧，格局不开阔，就病于 

纤仄。“谐而铎”写作追求本身的缺陷与某些处理 

的不当造成 了鲁迅先 生指 出的两个缺点 ，但从另 

一 方面看 ，这一追求也正是作品个性的标志 ，是它 

能在《聊斋》之后自成一家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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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and Innovation of xte Duo in Art 

ZHAN Song 

(Department ofChinese Language and厶￡em￡u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Xie Duo iS a famou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mid—Qing dynasty．It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s and techniques of this literary style．As a successful collection of moral stories． 

it carfied forward the long tradition of moral WOrks in ancient China，and blazed new trails．And．it combined the 

moral and the taste of xie perfectly．The author also used some technique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chuanqi．and es— 

tablished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individual stories in structure，thus fully realized his writing intention． 

Key words：胁 Duo ；moral；the taste of x／e；techniques of chu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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